界題目：《朝乾夕惕》
作者：徐曉桐 中五信

主要角色：莫言，王河，莫爸，莫媽
第一場景：

[禮堂]
老師：(將成績單遞給莫言) 莫言，雖然你成績未如理想…… (拍莫言雙肩) 但不要緊，你仍有其它出路。
(其他同學喧囂，互相交換成績單，打打鬧鬧)

莫言：(雙手發抖、瞪着成績單) 荒謬！我怎麼可能考出這樣的成績！(將成績單捏成紙團、扔掉，退場)
老師：(看莫言背影，搖頭) 唉……

(眾人退場)

第二場景：

[莫言家中、客廳裏]

(莫言坐在沙發上)

莫媽：兒子，你怎麼還在家？不用到大學嗎？(坐到莫言身旁)
莫言：去甚麼去！ (站起來) 七科加起來我祇得九分！ (開家門，莫爸進場、拽着莫言)
莫爸：你說的是真的嗎？(走到舞台中央) 我給你補習的錢是白費的嗎！(憤怒地甩掉莫言) 還說你在校內成績不俗？我看是最差的那個吧！(一怒之下將公事包扔在地上)
(莫言低頭)

莫爸：真羞家，竟然有你這樣的兒子！(背着莫言) 要是沒有生下你就好！還浪費我這麼多米飯！換來竟然是九分！哈！(自嘲地)
(莫言抬頭向莫爸伸手，猶豫不決，又收起手低下頭)

莫爸：我看你就去當洗碗工吧！(退場)
莫媽：爸，唉！(追着莫爸)

莫言：(欲哭無淚地) 難道……難道我真的那麼差勁嗎？(自嘲地，看一看父母離開的門) 明明我已經很努力了，為何祇得九分！

(莫言的手提電話響起、接電話)

莫言：(垂頭喪氣地) 王河？出來見面？好，在公園等吧。(掛線，退場)
第三場景：

[公園、長椅]

(莫言站在長椅旁，王河跑進場)
王河：(上氣不接下氣的) 不好意思，等了很久嗎？

莫言：沒有。(輕瞄王河手中的文件) 看來你的成績不錯。

王河：沒有！就是二十八分，幸運才得到個大學學位，你一定比我考得好吧！你在校的成績比我更好，你考七科……應該取得個三十五分吧？能讀神科啦！(坐在長椅上)
莫言：(冷淡地) 沒有。(靠着長椅) 我就業。

王河：為甚麼？(激動而大聲，馬上站起來)

莫言：(自暴自棄) 我祇有九分！我不就業還可以做甚麼？(攤坐在長椅上)
王河：(遲疑數秒) 可以重考啊！

莫言：老師不會再期待，老爸也不幫我付錢。(二人沉默數秒) 我的人生就是失敗！再努力也沒有用！
王河：(驚訝地) 不會啊！你的人生還很漫長，哪裏會是這樣呢？(微笑) 我們一起努力啊！

莫言：(激動地) 努力？你努力些甚麼！(站起來) 你已經考進大學了！(嘲諷地，冷笑說) 哈，還說甚麼大話。(背着王河) 你也祇不過是想要取笑我的不幸罷了。
王河：不是這樣的！我沒有這樣想過！我和你都認識這麼久了，咱們是好朋友啊，難道你不相信我嗎？(走到莫言面前)
莫言：(向後走數步，激動地) 我就是不相信！就有人說了沒有甚麼能夠永恆！朋友也同樣。你既然考進了大學，就會和我這些「下欄」人士一刀兩斷，哪個大學生不是這樣？到頭來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？好朋友？可笑。
王河：莫言！你就這樣想我嗎？相識十八年，我就和你做了十八年好朋友！你覺得我是這樣勢利的人嗎？你祇不過是文憑試失敗了，就要將不滿發洩在我身上嗎！(將文件扔在地上)
莫言：(低頭看着文件) 算了。我不想和你爭吵下去。(退場)
王河：好心着雷劈！(拾起文件，憤怒地退場)
(莫言走到公園附近人來人往的大街)

(莫言在角落看着途人，見一對年輕情侶為大學派位而歡騰)
女朋友：(春風得意地) 哼哼，我得到二十七分啊！
男朋友：我也不差，二十六！

女朋友：我們約好要一起進大學……然後一起畢業吧？
男朋友：當然啊！傻妹！

(男朋友和女朋友定格，莫言想起舊日和王河的對話)
(王河和莫言冬季衣服出場)
莫言：(埋首於書本之中) 喂！我們是不是約好要一同上大學啊？誰考得更高分就要請吃飯啊！

王河：(拿起一本書打莫言的手) 你每一次都是說要請吃飯！好像平日沒飯吃一樣！
莫言：(裝痛) 要賠醫藥費啊！
(王河退場，男朋友和女朋友退場，莫言脫下冬季外衣)
(莫言如夢初醒，發現剛才的祇是回憶，身上穿的還是夏季校服)

莫言：唉……我是不是太過份了？王河也是為我着想，我竟然把他說是這樣勢利的人……(拿出手機準備撥打給莫言，又止步) 唉，我哪有面子跟他說話。還是待下星期再找他吧…… (回頭見王河正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，不禁向他大叫) 王河！

王河：莫言？(站在原地)
莫言：(跑到王河旁) 你怎麼還不回家？
王河：(驚訝的，然後冷淡地說) 為甚麼要叫停我？你不是說我是勢利之人嗎？還找我啊？
莫言：(沉默數秒) ……對不起。(王河驚訝的看着莫言) 剛才我的話實在太過份了，可是你也要明白我內心的掙扎啊！
王河：不過過了半小時，你就成長這麼多了？你有甚麼打算啊？(背着莫言，揶揄地) 我是準大學生啊，我很勢利啊，一切都以利益行先啊！

莫言：我剛才碰見一對情侶，聽到他們的話就想起舊日的我們，當時你我說過要一同進大學也要一起畢業。(慢慢地說) 可是我不生性，(戰戰兢兢地) 你可以在就職以後來我大學的畢業典禮嗎？
王河：(笑逐顏開，看着莫言) 你決定要重考了？

莫言：你可以助我一把嗎？
王河：當然！(興奮的抱着莫言)

(二人退場)

第四場景：

[咖啡室]

王河：(跑進場，放下背包) 對不起，我遲到了。
莫言：不要緊，我祇是在上網看新聞。(收起手提電腦) 請我喝咖啡吧，好睏。外面好多人，我不想出去排隊啊。(取出文具)
王河：(將數份練習遞給莫言) 那我去買飲品，我五點就要走了，和家人吃晚飯。你先看看這幾份東西，名校朋友學校的。(退場)
莫言：王河真好，明明自己開學了在忙，也這樣緊張我的考試，(翻閱練習) 讓我先做讓他看！
(過十多分鐘，王河再次進場)

王河：外面真的好多人，就買杯飲品都排差不多廿分鐘。(放下飲品) 你在幹嘛啊？(拿起練習) 嘩，你做得這樣快啊？廿分鐘就做好兩篇閱讀理解？(一臉不可置信的) 是不是瞎猜的啊？

莫言：才不！我認真做的！

王河：那我先幫你對一下答案。(拿出答案紙，一臉驚愕) 嘩，莫言你瘋了啊？(將練習放下)
莫言：甚麼？(拿起練習)

王河：有九成的答案你都答對了！這下去考文憑試都沒有問題了！

莫言：(看看手錶) 啊……還有一個月就要考文憑試了。

王河：要努力啊，我在大學等你啊。
莫言：拜託，別讓我太大壓力吧。五點了，你是不是約了家人？

王河：對啊對啊！我先離開了，再見！(收拾物件，退場)
(莫言看着練習，突然電話響起)

莫媽：你在哪？
莫言：媽，我在樓下咖啡室。

莫媽：唉，你見到你爸嗎？都不知他發甚麼瘋，剛說要找你就外出了。你別太晚回家了，要是你見他了，就和他一起回家吧！我煮飯了，先掛線！
莫言：喂！媽……(收起手機) 怎麼每次都不先聽我說話啊，總趕着掛電話！(收拾物件) 爸在甚麼地方呢？(走出咖啡室左顧右盼，見熟悉的身影在不遠處) 那個是爸嗎？(急步走到那人身旁)
莫爸：(無理取鬧地) 這麼晚還不回家？考不上大學還做街童，「貪好睇」嗎？
莫言：(煩悶地) 爸，我會重考啊，都說了這麼多次……(堅定地) 我一定會考上大學啊！
莫爸：你都閒逛了半年，還說甚麼能考上大學？發夢！(撇下莫言離場)
莫言：爸啊！等我啦！(追上莫爸，退場)

第五場景：
[莫言家中、飯廳裏]
(三人坐在飯桌旁，進食晚飯)

莫媽：文憑試是不是下星期開始？

莫言：對啊，未來一個月都很重要。(看一看莫爸) 我飽了。(放下碗筷)
莫媽：記得屆時要好好檢查東西有沒有帶齊，不然就麻煩了！

莫言：我怎麼可能會忘記啊？

莫媽：怎麼知道你呢？(看着莫爸) 你不說些話？

莫爸：沒甚麼好說。(放下碗筷) 就懂浪費我的金錢。不吃飯了！(離場)
(莫言和莫媽看着莫爸的背影，莫媽不禁搖頭)

莫言：(擔憂地) 爸好像還不滿意我重考。

莫媽：他表面心腸硬而已，要是他反對就不會給你錢了。(收拾桌面)
莫言：但願如此……我先回房溫書了。(退場)

莫媽：唉，你說你這樣固執是為了甚麼呢？明明心裏就高興，覺得孩子懂事了會考慮將來。

莫爸：(從一角走出) 先前我這樣硬撐說他蠢，我怎麼好意思說加油啊？難道還要擠着笑臉道歉嗎？
莫媽：他還是孩子啊，怎麼不能給他鼓勵一下？死牛一便頸！(收起碗筷退場)
莫爸：我也要維護當爸的尊嚴啊……(退場)

第六場景：

[最後一場筆試，試場外]

王河：(徘徊，緊張地) 還有半小時你就要進去了……怎麼辦啊？你帶齊東西了嗎？最後一份筆試了，不能「臨尾香」啊！

莫言：(從容不迫地) 怎麼你還比我緊張啊？聽說我才是考生啊！東西當然帶齊了啊(翻找袋子，神情愈來愈緊張)，你看，我帶、帶漏了計數機啊！(緊張地) 怎麼辦？怎麼辦啊？我沒有帶計數機啊！

王河：(看看手錶) 糟糕，也趕不及讓你回家取……你家中有人嗎？ 
莫言：我媽該在家！(撥打電話) 喂？媽？咦！爸？媽在嗎？(驚慌地) 甚麼！不在？糟了糟了……

莫爸：怎麼了？你該快開考吧！

莫言：我沒帶計數機啊！放在書桌上了！怎麼辦啊！爸啊！爸！

莫爸：你在哪間學校考試啊？

莫言：明心學校！唉！我還是先到處打探有沒有計數機好了！

莫爸：你在校門等我吧！(掛線)

莫言：甚麼？(看着手機) 王河，我爸讓我在校門等他啊！我該去嗎？如果他來不及怎麼辦啊？哎呀！我怎麼會……唉！
王河：那你去校門啊！你爸該很快到吧？

莫言：我不知道啦！祇能到門前等他吧！

(二人走到校門前，緊張的踱步)
莫言：(見莫爸從遠處走來) 爸！(跑到他面前)

莫爸：糊塗鬼！幸好我在家(取出計數機) 快進考場！

莫言：知道了！(跑進學校)

王河：(走到莫爸旁) 世伯，幸好有您將計數機送過來……

莫爸：唉，這孩子和我關係轉差都有半年了，都怪我不慎言。今天是他最後一場筆試了，我也該為他做些事情，否則也算不上是父親了。
王河：聽莫言說，他還以為您一輩子都不會原諒他了，莫言說您不高興他重考。

莫爸：就是不高興他的努力白廢了，我嘴硬說不出好話，結果就和他關係轉差……要維持老爸的尊嚴，我總不可能跑到他面前說是我錯了吧？
王河：的確。可是，莫言為了能與您和好也花了心思，可惜他目前最大的目標還是考好成績上大學。
莫爸：(看着學校的禮堂，堅定地) 我相信他。

王河：我們也不好留在原處了，先離開吧。

(二人退場)

第七場景：
[莫言家中、客廳裏，莫言內心自白及謝幕]
王河、一眾朋友：恭喜你考上了心儀大學！

莫言：謝謝！(看着莫爸) 爸，我……我最終還是考上大學了。
莫爸：(冷淡地) 我知道。

莫言：(試探地) 爸，您是不是不高興啊？
莫爸：沒有，我很高興。

莫言：可是您都不笑啊？

莫爸：孩子不需知道太多！(微笑，走到一旁)

(莫言走到台前，群眾如舊在後閒聊，燈光聚集於莫言身上)

莫言：我曾以為文憑試失敗了，就等同人生失敗。誰知道我還有王河這個好朋友在，也得到媽媽的支持。雖然爸爸一直都沒多跟我說話，也說我注定不行，但我知道他對我很好，內心不反對我重考，要真的反對就不會願意付我數千大元重考了。(看後面群眾) 我也曾以為沒有誰會願意一直陪伴在身旁，原來這些都是假象，真正的朋友是會不惜付出時間而為自己好。是對的朋友，遲早會在人海中遇上。文憑試不是人生之中惟一的考驗，它也不是惟一讓我們考上大學的方法，也不是惟獨讓我們步進社會的踏腳石。我可以放棄「大學生」的名銜跑到社會工作，也可以讓家人送我到外國讀書。然而，我還是決定重考了。我曾以為在校內出眾就夠了，結果碰釘子。後來憑着我朝乾夕惕的精神才考進想要入讀的學科。如果我當時努力一些，我就不用多花一年的青春了。光陰一去不復返，無法挽回。文憑試的失敗不等同人生的失敗，最重要的是令自己無悔無憾。如我，為了減少遺憾就比他人用多一年的光陰，為甚麼我們不從一開始就努力呢？
(眾人出場，燈光平均在眾人，謝幕，完)

